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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㠥
一
對
男
女
重
婚
後
生
活
不
開
心
，
我

這
個
旁
觀
者
，
可
真
為
女
的
惋
惜
不
已
。
這

對
重
婚
男
女
嘛
，
下
文
男
的
就
化
名
阿
三
，

女
的
就
化
名
阿
四
，
認
識
阿
三
的
朋
友
，
都

公
認
他
品
性
純
良
，
阿
四
看
去
也
端
莊
大

方
，
給
人
直
覺
一
對
標
準
珠
聯
璧
合
佳
偶
。
可
是

誰
想
到
蜜
月
期
間
傳
來
的
不
是
什
麼
好
消
息
，
阿

四
踏
進
愛
巢
，
一
下
子
蜜
糖
埕
裡
翻
瀉
出
一
埕
子

醋
。阿

三
原
居
法
國
，
來
港
擺
過
喜
酒
歡
宴
親
友
後
，

新
娘
子
照
例
隨
他
嫁
到
巴
黎
，
誰
知
剛
踏
進
家
門
，

阿
四
就
臉
色
一
沉
，
無
名
火
起
三
千
丈
，
你
道
什
麼

原
因
？
就
是
因
為
看
到
大
廳
裡
，
阿
三
為
他
三
年
前

去
世
妻
子
擺
設
的
靈
位
，
她
第
一
句
話
劈
頭
就
問
：

﹁
你
要
她
還
是
要
我
！
﹂
意
思
是
說
一
山
不
能
藏
二

虎
，
要
他
馬
上
把
靈
位
扔
走
。

親
友
們
都
知
道
，
阿
三
前
妻
溫
柔
賢
淑
，
夫
妻
感

情
可
比
梁
鴻
孟
光
，
新
妻
子
出
其
不
意
的
反
應
，
可

知
阿
三
如
何
手
足
無
措
了
，
阿
三
為
了
免
得
影
響
日

後
家
庭
安
寧
，
還
是
忍
痛
移
走
了
靈
位
，
但
是
阿
四

因
為
心
中
有
刺
，
二
人
從
蜜
月
便
一
直
冷
戰
到
如

今
；
阿
三
瞞
過
阿
四
在
另
一
個
地
方
安
置
好
前
妻
靈

位
，
也
曾
努
力
為
目
前
這
段
婚
姻
修
補
傷
痕
，
以
為

可
以
像
跟
前
妻
生
活
一
樣
，
假
日
和
阿
四
逛
逛
畫
廊
，
聽
聽
音

樂
；
黃
昏
後
㟈
手
賽
納
河
邊
散
步
，
間
中
開
車
到
邊
境
國
家
旅

行
，
阿
四
卻
一
直
懷
恨
在
心
，
漸
漸
兩
人
演
變
到
無
話
可
說
。

阿
三
對
人
申
訴
，
說
兩
次
婚
姻
，
一
甜
一
苦
，
做
夢
也
想
不
到

第
二
段
婚
姻
其
苦
如
此
。

別
怪
旁
人
說
三
道
四
，
熟
悉
阿
三
過
去
夫
妻
恩
愛
的
朋
友
，

已
覺
得
阿
四
嫁
了
這
麼
一
個
廿
四
孝
丈
夫
，
真
是
幾
生
修
到
，

只
要
阿
四
放
開
懷
抱
，
容
許
靈
位
存
在
，
什
麼
幸
福
都
來
到
身

邊
；
如
果
兩
口
子
能
夠
把
自
己
過
去
的
伴
侶
視
作
一
家
人
，
有

些
溫
馨
話
題
，
生
活
也
多
了
一
些
情
趣
，
但
是
阿
四
絕
口
不
談

過
往
，
阿
三
也
不
敢
提
及
前
妻
，
兩
個
悶
葫
蘆
相
處
同
一
個
房

子
過
㠥
在
天
昏
地
黑
的
日
子
，
漫
漫
長
夜
，
何
時
了
結
，
這
樣

白
白
浪
費
餘
下
青
春
，
你
說
多
令
人
惋
惜
！

百
家
廊

袁
　
星

幸福來自包容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加
入
香
港
電
視
接
近
兩
年
，
這
兩
年
來

幾
乎
每
天
都
馬
不
停
蹄
的
在
趕
劇
，
下
月

公
司
又
將
開
拍
三
部
新
劇
，
包
括
蒙
嘉
慧

與
林
文
龍
合
作
的
︽
天
網
︾、
以
性
為
題
材

的
︽
大
眾
情
性
︾
及
以
夜
班
工
作
為
題
的

︽N
ight

Shift

︾。
大
眾
都
很
好
奇
，
既
然
免
費
牌

照
尚
未
發
出
，
又
何
需
急
於
生
產
這
麼
多
劇
集
？

但
實
情
是
我
們
的
存
貨
並
沒
有
想
像
中
多
。
假
如

政
府
正
式
宣
佈
發
牌
，
依
照
目
前
港
人
看
電
視
的

慣
例
，
每
逢
周
一
至
周
五
播
放
兩
線
劇
集
，
一
個

月
二
十
二
日
就
需
要
播
放
四
十
多
小
時
的
劇
集
，

若
不
增
加
貨
量
，
現
有
的
存
貨
，
不
足
半
年
就
會

播
清
。

兩
年
來
的
努
力
，
只
得
這
麼
少
量
的
存
貨
，
原

因
是
起
初
大
家
過
檔
時
都
經
歷
了
一
段
頗
長
的
摸

索
階
段
，
直
至
摸
清
方
向
，
劇
本
又
要
經
過
千
錘

百
煉
，
公
司
並
沒
有
因
為
要
儲
存
貨
量
，
而
把
要

求
降
低
，
反
而
精
益
求
精
，
為
使
劇
情
更
為
緊
湊
，
不
惜
把

首
輪
創
作
的
劇
集
，
大
幅
刪
剪
，
由
原
本
的
二
十
集
剪
輯
成

十
幾
集
，
甚
至
有
部
分
由
廿
幾
集
剪
成
不
足
十
集
。

為
使
拍
攝
的
效
果
更
佳
，
拍
攝
期
更
加
有
增
無
減
，
每
集

的
拍
攝
需
時
五
點
五
至
六
組
，
一
般
計
算
一
組
為
十
二
小

時
，
有
時
可
能
更
長
，
觀
眾
欣
賞
一
小
時
的
劇
集
，
背
後
的

拍
攝
時
間
就
超
過
七
十
小
時
，
這
還
未
計
算
事
前
的
排
練
和

準
備
功
夫
，
還
有
後
期
製
作
，
包
括
剪
接
、
配
音
、
效
果
、

音
樂
等
等
。

劇
本
的
要
求
提
升
了
，
本
來
應
當
相
對
增
加
創
作
時
間
，

但
這
樣
就
會
令
產
量
減
少
。
存
貨
量
不
足
，
我
們
即
使
不
能

夠
增
加
生
產
，
至
少
也
不
能
縮
減
產
量
。
但
劇
本
是
一
劇
之

本
，
要
保
持
劇
本
質
素
，
也
絕
不
能
壓
縮
創
作
時
間
，
唯
一

可
行
的
方
法
就
是
擴
組
，
即
是
以
前
由
一
組
編
劇
在
半
年
時

間
內
創
作
二
十
集
劇
集
，
現
在
將
之
分
拆
為
兩
小
組
，
同
時

創
作
兩
部
劇
集
，
拆
組
後
每
組
編
劇
的
人
手
減
少
了
，
每
組

所
創
作
的
集
數
會
作
出
輕
微
調
節
，
於
是
在
不
壓
縮
創
作
期

的
情
況
下
，
也
可
以
保
持
產
量
。

不
過
，
編
劇
也
會
有
流
失
的
。
是
流
失
，
而
不
是
裁
員
。

其
實
各
行
各
業
都
會
有
員
工
自
動
流
失
，
員
工
覺
得
工
作
性

質
不
適
合
自
己
，
或
者
工
作
做
得
太
久
生
厭
，
甚
至
結
婚
生

仔
，
都
是
員
工
自
動
流
失
的
原
因
，
編
劇
行
業
也
不
例
外
，

於
是
最
近
又
要
忙
於
招
聘
人
手
。
編
劇
人
才
並
不
是
一
時
三

刻
就
可
以
培
育
出
來
，
新
人
要
上
手
也
得
花
上
三
幾
年
時

間
，
請
舊
人
是
最
好
不
過
的
，
不
過
想
請
熟
手
技
工
，
也
就

更
困
難
。
兩
年
前
的
挖
角
潮
，
如
果
都
無
法
將
之
撬
走
，
今

時
今
日
將
更
難
請
其
過
檔
，
一
些
習
慣
﹁
撈
散
﹂
的
編
劇
，

不
喜
歡
受
公
司
束
縛
，
想
他
埋
班
也
談
何
容
易
。

同
行
個
個
都
在
問
有
無
編
劇
介
紹
？
全
行
都
在
鬧
編
劇

荒
，
試
想
想
全
香
港
有
多
少
個
電
視
編
劇
？
昔
日
只
得
一
間

電
視
台
，
我
真
心
認
為
香
港
暫
時
仍
然
只
得
一
間
電
視
台
，

但
這
個
平
台
將
要
開
放
，
需
求
突
然
倍
增
，
其
實
就
連
導

演
、
副
導
、
製
片
、
梳
頭
、
化
妝
、
服
裝
全
行
都
缺
人
。
早

前
就
有
專
職
﹁
撈
散
﹂
的
朋
友
，
向
我
發
出
求
救
訊
號
，
希

望
我
可
以
幫
手
或
至
少
介
紹
編
劇
給
他
，
可
惜
兩
樣
我
都
幫

不
上
，
因
為
這
刻
我
也
在
等
候
援
兵
。

又
一
個
開
夜
的
晚
上
，
我
幻
想
有
一
隊
﹁
雷
霆
救
兵
﹂
從

天
而
降
，
可
以
助
我
連
度
包
寫
，
這
樣
我
就
可
以
早
點
回
家

服
侍
貓
地
，
擁
㠥
他
們
安
睡
。

等候援兵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一
位
花
樣
年
華
、
剛
畢
業
的
女
醫
學

博
士
，
一
拿
到
學
位
，
就
申
請
到
西
藏

的
醫
院
工
作
。

程
治
平
，
二
十
六
歲
，
天
津
人
，
讀

了
八
年
的
醫
科
，
拿
到
創
傷
骨
科
的
博

士
學
位
，
就
決
心
去
邊
疆
艱
苦
的
地
方
鍛

煉
，
為
藏
民
服
務
。

我
的
老
朋
友
梁
秉
中
教
授
，
是
中
文
大
學

的
創
傷
骨
科
專
家
，
他
倡
議
和
組
織
的
﹁
關

懷
行
動
﹂，
便
是
組
織
一
批
創
傷
骨
科
醫
生
到

內
地
貧
脊
地
區
為
骨
科
病
人
服
務
，
為
他
們

免
費
做
手
術
。
多
年
來
成
績
斐
然
，
為
港
人

所
稱
道
。
如
果
這
位
年
輕
的
女
骨
科
醫
生
能

夠
和
梁
教
授
相
聚
，
兩
代
人
的
專
家
，
兩
代

能
為
邊
遠
地
區
人
民
服
務
的
專
家
，
能
互
相

認
識
，
該
有
多
好
！

內
地
名
牌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
特
別
是
有
博

士
銜
頭
的
專
家
，
一
般
都
希
望
留
在
大
城
市

工
作
。
但
程
治
平
一
拿
到
學
位
，
就
直
接
把

簡
歷
投
到
西
藏
自
治
區
的
人
民
醫
院
，
願
意

到
拉
薩
去
做
一
個
骨
科
醫
生
。

西
藏
人
民
醫
院
卻
不
敢
要
。
天
津
人
，
花
樣
年
華
的

姑
娘
，
博
士
學
位
，
能
在
艱
苦
的
高
原
地
區
待
得
下
去

嗎
？到

西
藏
面
試
的
時
候
，
醫
院
領
導
還
在
猶
豫
，
以
為

她
有
男
朋
友
在
西
藏
。
於
是
大
膽
地
問
：
﹁
有
男
朋
友

嗎
？
﹂
答
道
：
﹁
還
沒
有
，
到
西
藏
再
找
﹂。
醫
院
當
局

終
於
放
心
了
，
收
下
了
這
位
天
外
飛
來
的
人
才
。

她
曾
在
學
時
去
過
一
次
西
藏
，
因
為
高
原
反
應
而
兩

個
星
期
只
好
待
在
旅
館
。
但
她
仍
然
很
喜
歡
這
個
地

方
，
也
許
是
被
韓
紅
的
︽
天
路
︾
和
︽
青
藏
高
原
︾
的

歌
聲
打
動
了
吧
。

她
在
天
津
的
家
人
，
包
括
父
母
，
當
然
也
不
願
意
疼

愛
的
女
兒
去
到
那
遙
遠
的
地
方
。
往
後
相
聚
也
不
容

易
，
家
庭
這
一
關
也
不
易
闖
。
但
女
博
士
的
決
心
終
於

打
動
了
家
人
，
同
意
她
的
選
擇
。

據
說
創
傷
骨
科
，
是
骨
科
醫
學
中
的
﹁
大
科
﹂，
對
醫

學
生
的
體
力
要
求
很
高
，
一
般
是
不
收
取
女
生
的
。
但

她
的
吃
苦
耐
勞
打
動
了
學
院
的
教
授
們
，
並
且
破
格
地

推
薦
她
修
讀
碩
士
和
博
士
。

有
志
者
事
竟
成
，
但
願
這
位
女
博
士
能
在
西
藏
創
造

一
番
事
業
，
為
邊
疆
的
醫
學
創
造
輝
煌
！

女博士去西藏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過
去
四
年
，
在
芸
姐
主
催
領
導

下
，
每
年
一
度
於
八
月
中
赴
京
，
主

題
是
為
黃
永
玉
老
師
賀
壽
。
為
消
暑

氣
，
萬
荷
堂
壽
宴
之
餘
，
大
家
都
會

建
議
隨
後
行
程
，
有
內
蒙
古
、
青
島

等
等
，
今
年
就
去
了
一
趟
天
津
。

這
個
號
稱
北
京
後
花
園
的
天
津
直
轄

市
，
一
直
被
忽
略
了
，
一
行
十
二
人
中
，

竟
然
只
有
一
人
曾
遊
此
地
，
其
餘
各
人
皆

是
從
未
踏
足
，
一
提
起
來
，
卻
又
個
個
興

頭
十
足
，
對
在
此
遊
玩
四
天
三
夜
，
無
人

異
議
。

其
實
一
切
皆
拜
小
思
老
師
提
點
，
記
得

一
次
飯
聚
上
，
她
提
到
有
機
會
一
定
要
到

天
津
﹁
睇
樓
﹂，
那
時
候
還
驚
奇
為
何
她
要

老
遠
的
跑
到
天
津
﹁
買
樓
﹂
?!
小
思
老
師

隨
即
更
正
，
她
要
﹁
睇
﹂
的
是
老
房
子
，

參
觀
名
人
的
故
居
！

她
說
天
津
一
直
是
文
人
、
學
者
、
政
治

家
的
休
憩
天
堂
，
這
個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東
西
方
文

化
交
融
，
造
就
了
中
西
兼
容
、
古
今
並
蓄
的
獨
特
城

市
風
貌
。
﹁
北
京
四
合
院
，
天
津
小
洋
樓
﹂，
天
津
中

心
市
區
的
五
大
道
小
洋
樓
建
築
群
，
被
譽
為
難
得
的

建
築
藝
術
寶
庫
，
在
總
建
築
面
積
近
一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米
的
地
段
上
，
建
有
歐
洲
別
墅
式
近
代
住
宅
近
三

百
處
，
近
代
歷
史
名
人
舊
居
百
餘
所
；
而
橫
越
天
津

市
的
海
河
，
兩
岸
則
保
存
了
大
量
明
清
風
格
的
建

築
；
原
英
、
法
、
意
、
德
、
奧
、
俄
等
國
租
界
，
也

留
下
了
上
千
座
大
小
洋
樓
，
因
此
天
津
也
有
﹁
萬
國

建
築
博
物
館
﹂
之
稱
。

就
在
小
思
老
師
的
規
劃
下
，
短
遊
天
津
變
成
了

﹁
名
人
故
居
遊
﹂
，
溥
儀
、
梁
啟
超
、
曹
禺
、
張
學

良
、
顧
維
鈞
、
袁
世
凱
、
段
祺
瑞
、
馬
連
良
等
名

字
一
一
湧
現
，
大
家
期
待
㠥
從
參
觀
他
們
的
起
居

住
所
，
窺
探
出
先
輩
們
的
生
活
品
味
、
歷
史
故
事

⋯
⋯

。 名人故居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我
在
台
灣
讀
書
和
打
工
的
時

候
，
人
們
遇
到
令
人
憤
怒
的
情

況
時
，
總
會
衝
口
而
出
的
三
字

經
，
就
是
罵
別
人
的
媽
媽
。
而

外
國
人
衝
口
而
出
的
，
翻
譯
出

來
，
也
幾
乎
大
部
分
是
罵
別
人
的
媽

媽
。
所
以
，
他
的
媽
媽
真
是
不
幸
，

常
常
被
別
人
罵
。
但
這
個
媽
媽
到
底

是
誰
的
媽
媽
，
就
沒
有
人
知
道
了
。

因
此
，
罵
人
媽
媽
的
三
字
經
，
有
時

已
經
不
是
真
正
的
髒
話
，
而
是
日
常

的
口
語
了
。

從
古
到
今
，
西
方
名
人
衝
口
而
出

罵
別
人
媽
媽
的
，
你
知
道
有
多
少

嗎
？
我
當
然
沒
有
研
究
和
統
計
過
，

但
嚴
韻
翻
譯
的
、
露
絲
．
韋
津
利
㠥

的
︽
髒
話
文
化
史
︾，
在
每
一
章
節
的

開
始
時
，
都
引
用
了
一
個
名
人
的

話
，
話
裡
都
有
這
樣
的
三
字
經
。
試

來
看
看
︵
我
用⋯

來
表
示
那
幾
個

字
︶
：

—
—

聖
女
貞
德
說
：
我
想⋯

不
會
下
雨
吧
，

你
說
呢
？

—
—

畢
卡
索
說
：
這
幅⋯

畫
明
明
就
很
像

她
！

—
—

米
開
蘭
基
羅
說
：
你
要
我
在⋯

天
花
板

上
畫
什
麼
？

—
—

英
王
亨
利
八
世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
伊
莉

莎
白
一
世
的
母
親
，
以
通
姦
罪
被
處
死
的
安
．

波
琳
說
：
有
很
多
人
要⋯

人
頭
落
地
了
？

—
—

愛
因
斯
坦
說
：
隨
便
哪
個⋯

白
癡
都
搞

得
懂
。

—
—

水
門
事
件
下
台
的
美
國
總
統
尼
克
森

說
：⋯

誰
會
發
現
。

—
—

也
做
過
美
國
總
統
的
克
林
頓
說
：
沒
關

係
啦
，
這
裡
只
有
你
和
我
，
沒
有
人
會⋯

知

道
。

—
—

同
樣
地
，
喬
治
．
布
什
說
：⋯

那
些
大

規
模
毀
滅
武
器
到
底
在
哪
？

三
個
美
國
總
統
都
衝
口
而
出
的
話
，
都
包
含

三
字
經
在
內
，
可
見
美
國
文
化
中
這
個
英
文
字

眼
已
成
生
活
用
語
了
，
而
這
個
不
幸
的
別
人
的

媽
媽
，
也
將
繼
續
不
幸
下
去
。

他的媽媽真不幸
興　國

隨想
國

美
國
前
叛
諜
斯
諾
登
已
離
港
兩
個
多

月
，
熱
鬧
了
一
陣
的
香
港
人
似
乎
把
他
淡

忘
了
。
但
在
俄
羅
斯
沉
默
了
一
個
月
的
他

最
近
又
爆
新
料
：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局
已
經

具
備
破
譯
與
繞
過
普
通
網
絡
數
據
的
加
密

技
術
，
從
而
能
夠
獲
取
通
過
電
子
郵
件
傳
輸
的

商
業
合
同
內
容
。

報
道
稱
，
美
國
國
安
局
自
兩
千
年
以
來
，
共
投

入
數
十
億
美
元
構
建
代
號
﹁
牛
市
﹂(B

ullrun)

的
監

控
項
目
，
通
過
項
目
所
配
置
的
超
高
速
電
腦
，
國

安
局
可
破
解
大
部
分
信
息
加
密
手
段
，
他
們
甚
至

會
在
隱
私
保
護
工
具
上
做
手
腳
，
使
得
全
球
範
圍

內
的
網
上
交
易
、
日
常
通
訊
、
醫
療
記
錄
等
敏
感

資
料
一
覽
無
餘
。

看
來
，
我
們
的
山
姆
大
叔
真
的
成
為
﹁
偷
窺
狂
﹂

了
。
而
且
，
在
美
國
看
來
，
料
，
你
可
以
繼
續

爆
，
做
，
他
還
是
照
舊
，
你
們
奈
他
何
？
因
為

﹁
我
強
大
，
我
主
持
正
義
﹂。

大
到
不
能
倒
下
︵T

oo
B
ig
to
Fail

︶
是
經
濟
學

上
的
一
個
概
念
，
指
當
一
些
規
模
很
大
或
在
行
業

中
影
響
力
很
大
的
企
業
或
公
司
如
果
宣
布
破
產
，

不
但
影
響
到
公
司
員
工
的
飯
碗
，
更
可
能
導
致
整

個
行
業
產
生
連
鎖
反
應
而
相
繼
出
問
題
，
以
致
對

社
會
造
成
嚴
重
傷
害
，
所
以
，
政
府
不
能
等
閒
視
之
，
要
出

手
相
救
。

當
金
融
海
嘯
五
年
前
爆
發
時
，
許
多
人
都
強
烈
譴
責
華
爾

街
大
鱷
，
美
資
投
銀
也
欠
債
纍
纍
，
但
因
為
太
大
了
，
不
能

倒
下
，
否
則
會
令
金
融
市
場
震
盪
，
於
是
，
美
政
府
明
知
大

鱷
胡
作
非
為
，
也
只
好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還
不
斷
用
納
稅
人

和
小
股
民
的
錢
注
資
，
養
大
鱷
。

回
頭
看
斯
諾
登
所
揭
露
的
一
連
串
﹁
監
控
﹂
計
劃
，
也
可

能
是
大
到
無
遠
弗
屆
，
無
法
撤
下
。
於
是
，
連
富
裕
的
歐
盟

也
只
是
嘴
上
抗
議
兩
聲
，
再
也
不
敢
追
究
下
去
。

超
級
大
國
不
能
倒
下
，
否
則
世
界
版
圖
大
亂
，
似
乎
是

﹁
共
識
﹂。
所
以
，
奧
巴
馬
可
以
理
直
氣
壯
地
說
，
他
只
是
監

護
，
而
不
是
監
控
，
是
暗
中
保
護
你
。

就
像
一
個
習
慣
性
偷
窺
的
男
人
跟
你
說
，
他
悄
悄
地
愛
上

了
你
，
一
直
只
是
暗
中
保
護
，
他
的
跟
蹤
技
術
高
超
到
你
並

不
察
覺
，
如
果
不
是
那
位
叛
逆
小
子
，
本
來
相
安
無
事
。

有
人
暗
戀
，
尤
其
暗
中
保
護
，
把
身
邊
可
能
出
現
的
﹁
恐

怖
分
子
﹂
都
趕
走
，
似
乎
是
一
種
幸
福
呢
，
只
要
你
不
知

道
，
只
要
你
自
欺
欺
人
。

監控和暗戀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在字詞典中，家鄉與故鄉釋義不同。但對我而
言，家鄉之情與故鄉之情，是我遠行與回歸的兩
條路，亦是我身體與思想的兩條路。遠行與回歸
的路，可以是兩條，可以是同一條；身體與思想
的路，可以一道，也可以分道。總之，它們時常
交織在一起，像擰麻花那樣，擰㠥擰㠥，就擰成
一根。
我的故鄉，悠閒地躺在山坳中，頭枕西山，腳

抵天際。站在西面的山峰東望，晴朗時一眼便到
盡頭。那遙遠的白雲與空曠外次第遠去的山巒，
清晰地在天幕上繪畫，動中有靜。假若雨後放
晴，那疏密流動的雲霧如瀑如煙，把峰巒遮掩浮
舉，像海市蜃樓，又像美輪美奐的電影在碧藍的
天幕上放映，卻更真實、更曼妙。擱在平時，這
景致是躲藏在幕後的，不肯露面。只有被雨雪清
洗擦拭過，烏雲散去，濃霧隱身，太陽跳出，那
天際處，才不可捉摸。
我的故鄉，春天是梨花、桃花和杏花等紅白多

色綻放的花海。秋天是山楂、黃梨、蘋果等水果
飄香的果園。冬天白雪時常如被，綿軟蓬鬆，把
青山綠水染成一色，把青松、禿枝妝作英姿。這
些場景，年年如此，年年如新。故鄉的大路寬敞
平坦，東西橫貫；故鄉的小路狹窄蜿蜒，爬到山
頂，下到溝邊，織進村落。
提起家鄉，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村莊。在一條

大河的兩側，兩座東西走向的大山像兩道巨型的
屏風，面向水淺的大河，分列兩旁。大河與大山
之間，平坦處，斜坡上，石壩和梯田間，疏疏密
密分佈㠥一些大小不一的村莊。無論春夏秋冬，
隨便選個早晨或傍晚，站到村莊的肩膀或頭頂上
遠眺，那些散居的村莊上，到處是像薄紗一樣散
步的炊煙，溢出點點煙火的味道，裊裊升起，又
慢慢地消散。雖然距離隔得很遠，那些煙火的味
道淡淡襲來時，依然讓我感到動情、幸福、溫

暖。
離家在外那些年，我記憶最深處的是故鄉；如

今終於回來了，我最不能忘卻的，還是那個曾經
的故鄉，如今的家鄉。
每次踏上家鄉的路，望㠥山嶺和河谷的肌膚，

嗅㠥泥土的味道，把熟悉的景色，統統甩到身
後，跟㠥心的翅膀，朝㠥家的位置飛翔。一切都
那麼的普通！一切又那麼的親切！
家鄉和故鄉，只有在字詞典中才分得清楚。因

為情的緣故，我經常把家鄉和故鄉混淆成一個
詞。不是不懂，不是故意，而是自然而然的。
家鄉的印象，有時很清晰，有時也模糊；有時

很寂靜，有時也靈動。她像一幅畫，被風兒一
吹，或被鳥鳴一吵，展開畫卷，便是一個個被時
間裁剪的無法連續的場景。
村莊坐北朝南，倚靠在山坡上。往北即是四十

五度多斜上的山坡。順㠥溜滑的小道一直往上
爬。爬㠥爬㠥一回頭，整個村莊和家鄉便都落在
腳下了。沿㠥鑲嵌在嶺上的山路爬，彷彿還沒走
到盡頭呢，怎麼突然就站在了山腰上？抬起頭，
視力即將攀登上的，已是山巒的頂端。看上去，
只要站到山頂上，伸手就能摸到藍天，摘到那些
行走的白雲。揪拽㠥野草，攀扶㠥岩石，喘出一
身大汗到達山頂後，猛然發現：其實，山的那一
邊，還有幾座更高的山。
爬上山，在山頂上走過一段相對平坦的草石

路，登到東側的峰頂向東望去。山巒綿延，許多
錐形的山頭，一個個努力排開去，和雲霧相攜，
屹立空中，若隱若現，愈走愈遠。
小時候，去山上放羊、掀蠍子、逮螞蚱，這條

山路和這座山，我們經常爬。薅草、幹農活、挖
地瓜和偶爾遊玩的時候，這些山和嶺，包括附近
的山嶺和樹林，我們也經常去。
家鄉這一座座險峻的山和陡滑的嶺，一條條奔

跑或沉睡在荒野裡的小路，一條條流淌或經常乾
涸的河流，一道道幽深或狹窄的山谷，一處處高
低大小深淺不一的洞窟，不管是哪一處哪一種，
我們都不陌生。其中的絕大多數，我們還不止一
次涉足過。
家鄉，離不開那些片斷。幾個孩子一起放羊的

片斷，掀蠍子的片斷，薅草的片斷，摸魚蝦的片
斷，搗蜂窩的片斷，掏鳥巢的片斷⋯⋯也離不開
一些身影，父母的身影，兄弟姊妹的身影，鄉親
們的身影，親戚朋友的身影⋯⋯還離不開一些聲
音，狗咬的聲音，雞叫的聲音，鳥鳴的聲音，蟬
唱的聲音⋯⋯
遠離家鄉時，時常想起她，想起那個小山村裡

的人和物。曾經在豬圈、羊圈和草垛裡捉迷藏，
在打麥場和冰面上放陀螺。幾個小夥伴一起，坐
在路邊摔泥巴，用泥巴捏出各種各樣的車馬和動
物⋯⋯
印象中，家鄉的春天山青水秀，一直很美。家

鄉的冬天，不下雪時，大地的肌膚是赤裸裸的，
黃褐色的，稀疏的枯草是她的毛髮，細碎的山石
和一道道梯田是她的毛孔和皺紋。這個時候，到
野外閒逛，大地吹㠥口哨，寒風推搡㠥身體，到
處都是硬邦邦的冷！遍地枯黃的野草，把野兔和
鳥兒們攆進巢穴，整個家鄉，就只剩下一片片禿
樹和荒野。山頭上的幾處
松林，托舉㠥深沉的綠
色，孤寂㠥，成了一抹抹
點綴。
記憶裡，家鄉的秋天是

個異常繁忙的季節。七八
歲時，我們這兒以黃梨和
地瓜為主，有的人家也種
小麥、花生和高粱。十幾
年前，我們這裡的黃梨品
種由單純的本地子母梨，
變成十多種從各地引種來
的新梨。黃梨經濟效益好
的那些年，每年春天，我
們這裡還舉辦「梨花會」。
會場設在鎮政府所在地，

很多外地劇團都來這裡演出。鼎盛的時候，在不
大的鎮政府所在地，七八家劇團聚集在一起，鑼
鼓喧天搞競爭。觀看演出的群眾人山人海，摩肩
接踵，擠得偌大一個地方水洩不通。
秋天，早晚間雖已稍稍變涼變冷，有時中午卻

依然炎熱。刨地瓜的日子，先用鐮刀砍掉露出地
面以外的瓜秧，扯成團扔到地邊上晾曬。然後用
钁頭一墩墩把地瓜從土裡刨出來，堆在一起用擦
板（一種把地瓜擦成薄片的長方形簡易工具，中
間帶有刀片）擦成片，一筐筐抬到被陽光炙烤強
烈的地方去曬。在毫無遮掩的烈日下，蹲在滾燙
的地面上，把灑落後堆疊在一起的地瓜片一片片
拿開，均勻地擺成一層，特別費工夫。那種下燙
上曬的忙碌滋味，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像。而曬
收地瓜的事兒，只是眾多活計其中的一種。
以山楂等水果為主要經濟作物，是近些年的

事。父親這一輩人，年齡越來越大，很多莊稼已
經沒法耕種了。栽種小麥、地瓜、高粱、花生的
人家，以及栽種面積，逐年在減。務農這個行
當，與我們這一代人，似乎隔有一道難以接受的
檻，很少有人願意「接班」。在外摸爬滾打的日
子，我時常想念故鄉，想念豐收時的喜悅和甜
蜜，想念回到家鄉時的感覺，但卻往往要選擇性
地抹去秋收時的那份忙碌與艱辛。

家鄉故鄉情（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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